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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情报对“数据”具有天然的依赖性。情报的本质

是影响决策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情报流程是把“数

据、信息和知识”有机组合在一起，并规范、科学地转

化为情报产品的过程和环节，重点关注“怎么做出判

断，形成情报产品”，强化情报管理实践和情报产品

的体系属性[1]。情报流程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

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受外在环境、技术和研究内容、

情报任务的影响而不断迭代、优化。新的信息技术

的出现，新的社会需求的产生，以及社会组织体制的

变革等，都会导致情报流程的嬗变。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化

和智能化，形成了以数据为重心、多源的网络结构，

使得以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现代化情报流程突破了传统的情报分析方

法，改变了情报工作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打破了

信息链以往线性增值的单链转化模式。数智环境

下，情报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界限，从数据

密集型研究范式向智能型研究范式迈进。大数据分

析和情报分析碰撞、融合，人工智能辅助内容生产的

知识服务应用涌现，用户深处的数据环境日益复杂，

都对情报工作的专业化、系统化和智能化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也为情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和契机。如何重建现代化情报流程将数据提炼为情

报，再将情报转化为目标问题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

情报为决策服务的使命，是数智环境下情报工作需

要更为关注的内容。

1 情报流程的变迁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环境下，传统的情报流

程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情报产品相对迅速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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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具有滞后性，情报服务缺乏主动性、前瞻性

等，这些矛盾的产生促进了情报工作流程的变革。

情报流程最初由谢尔曼·肯特提出，是依序推进

的线性模型，包括任务为导向的具体问题分析、假设

提出、相关文献收集、文献分析、问题论证、情报产品

上报 [2-3]，后来逐步演化到“策划—收集—评估—整

理—分析—发布—反馈—策划—收集……”各环节

循环滚动的周期模型。经过几十年发展，周期模型

的核心环节固定为计划与指导、搜集、处理、分析与

分发，各环节围绕任务进行[4]。作为行业内认可度最

高的情报流程模型，周期模型被誉为“情报工作的最

佳理论模型”[5]，它遵循一种有序性、连续性的过程，

较之线性模型，更强调情报活动中各环节的交叉关

联。从本质上来说，情报周期模型也是一种线性模

型，都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模型。

在情报周期模型之后，情报领域出现了其他很

多有影响力的模型，包括以情报反馈为纽带、各环节

保留调试空间的多重反复模型[6]；强调不同环节间的

多向联系、以用户为核心的网络交互模型[7]，共享目

标情景、利益相关方共建情报、用户参与整个情报过

程的目标中心模型[8]；各环节流转实现情报生产、各

组织协同支持情报价值实现的情报价值链模型[9-10]；

等等。各模型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弥补情报流程的不

足，但其本身仍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当前的情报流

程无法还原真实的情报工作，更多的是从管理者视

角或教育者视角进行情报工作基本情况的了解，而

非研究人员规范、科学化的工作写照和阐释；现实的

情报工作并非按现行、前后继起的方式展开，模型若

要保持理解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理论生命力，就需要

尽可能贴近现实，尤其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当前有些情报流程无法覆盖所有类型的情报活动，

仅是实现某个特殊功能的流程。

情报流程是对外开放的、动态的系统，随着不断

演化，不仅内部发生了变化，与外部的交互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当前的情报流程除本身的局限性之外，

适应新时代特征的匹配性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数智时代，参与情报活动的主体关系、情报活动的

对象、情报工作的特征以及导向、需求高度等都发生

了变化，这就催生了情报流程的数智化变迁。

2 数智时代情报工作的新特征及类型

数智时代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环境，对情报工作

模式的更迭、数据的获取、新技术新方法在各环节的

应用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情报工作出现

了新的特征，也丰富了不同情报工作类型的内涵。

2.1 情报工作的新特征

情报工作是项复杂的集体性工作，本身存在各

种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主要任务是减少不确定性以

及发现问题的本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兴起，情报工作呈现了新的特征，包括

情报采集、情报组织、情报分析和情报服务在内的各

个情报流程环节内容，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1)多源数据计算成为情报新趋势。数智时代，情

报工作的研究对象不断发生外延的扩展，由纸质承载

的文献扩展至互联网承载的数据信息，处理对象逐步

数字化。情报分析工作也历经从经验科学向数据密

集型科学过渡的范式转变。情报工作大量引入数理

统计、计算机等领域知识和分析方法、技术工具，以往

基于定性分析、现象描述、结论综述等的情报成果已

不能满足日渐复杂的决策需求和情报任务，现代情报

工作更看重全面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

和技术，对事物发展趋势做出研判和预测，并对未来

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预警。海量数据隐藏了大

量的情报、知识，这需要综合利用数据进行更精准的

情报分析并提高情报服务质量。哈佛大学定量社会

科学中心D.Lazer等提出“计算社会科学”，强调用数

据分析的方法与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找出社会发展或

科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和潜在关系[11-12]。在此背

景下，情报工作也正在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

注重获取多种数据，并强调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及与

分析结果的相互验证、补充，分析过程也越来越重视

智能技术在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深度整合。

搜集一切、全源分析、发挥智能技术和手段的优

势、充分挖掘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已成为情报工作

的主流思想。未来的情报工作会明显呈现出以数据

为中心、定量化或数据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智能

化、多源关联融合、机器可处理等计算特征[12]。这对

应的数据获取、数据分析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变革，全

数据分析和相关关系分析成为情报工作探讨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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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情报现象的有效方法。由此引发的数据流程环

节也相应发生改变。

2)即时情报响应满足决策新需求。以突发事件

为主的应急情报[13-15]、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或关乎意识

形态的舆情 [16]、特定领域发展的态势热点都需要情

报机构给出快速响应，以满足各方需求。面向需要

的情报流程与面向领域的决策流程融合，以系统性

消除不确定性，这有助于提高响应速度、提升决策效

果。兰德公司指出，现代情报及情报工作面临复杂

多变、深度不确定性的挑战[17]，因此情报工作越来越

重视不确定环境下的预警和预测[18]。这要求情报工

作突破传统“耳目、尖兵、参谋”的前期辅助支撑定

位，以提供快速响应的体系性情报服务直接参与问

题的解决和复杂决策中。事前，更多的是从地平线

扫描、监测的视角，通过精准感知和全面数据采集、

分析并进行问题预警；事中，更多从解决方案的视

角，通过情报、知识库、案例库，通过相似度计算等方

法，进行预测、态势研判，快速给出解决方案以实施

决策；事后，通过舆论信息采集分析及各方反馈等方

式，对决策成效进行评估、总结，并根据成效将此次

决策过程分解，分别存入情报各库。

3)破解信息迷雾辨识博弈新环境。情报工作作

为一个对抗博弈的过程，对手或可能的威胁目标必

然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智能系统。在大国竞争、强调

国家信息安全的大环境下，这种博弈会愈演愈烈。对

此，情报机构在实际的工作中已将数据真伪甄别、安

全问题作为重要环节。随着互联网、开放获取、开放

科学等技术和运动的兴起，情报工作研究对象的范围

扩大和体量增加。数据、信息具有开源性、易于收集

性、内容渠道丰富性等特征，尽管存在各种优势，也表

现出不利于情报工作开展的反情报特征[19]。这种反

情报以信息虚假、信息不连续为主要特征。应对海量

开源数据反情报特征所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传统

的情报流程已不再适用，需要使用大数据技术和工具

设计新的情报流程，以适应海量数据带来的存储、共

享、高效安全访问。现实情报工作中不存在绝对的安

全或真实，而是强调“情报相对没有危险和真实的状

态”。这就要求情报工作在具备关照全域情报潜力的

基础上，廓清情报实力的相对范围，克服信息爆炸、信

息污染等导致的信息迷雾效应，在情报的服务范围、

专业领域、空间区域及成果类型上辨识安全性和真实

性，锁定差异化靶标，避免情报“失焦”和“泛化”。

4)探索场景驱动催生情报新感知。以任务型思

维为主的被动传统情报流程已不能很好地从大数据

中挖掘新规律和新洞见，已经不适应于数智时代主

动感知的数据思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D.
Isaacson曾指出，面向任务的被动情报采集在效率和

准确性上存在瓶颈，难以应对新兴情报的挑战 [20]。

场景驱动性的核心是问题导向。场景是用户给定的

情况下，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或满足需求的状态等的

描述信息。面向情境的主动感知可以根据情报任务

涉及的背景和已采集信息所涉及的场景，对采集的

方向、范围等进行有意识的优化，甚至主动发现表面

上并不相关或者在情报采集规划阶段并没有考虑的

信息，需要将情报工作转移到情景导向的战略预判

与快速反应上来。这需要在情报工作基础建设中更

注重信息的不完备和真伪信息的辨别，底层实现还

是依靠数智时代的数据、信息、智能技术等要素。

2.2 情报工作类型

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归纳整理出三种情报工

作的类型(如表1所示)。一是问题导向型工作，是指

情报工作有明确的待解决问题和目标，具有更强的

针对性，但较之以往的任务导向型工作范围更大。这

种类型工作可以进行更精准的情报感知，既需要进行

问题的筛选和识别，又需要收集早期较多数据和场景

的描述信息。二是日常监测型工作，主要目的是掌握

动态、发现异常、发掘热点、展现规律。这种情报工作

是对信源数据的长期跟踪，更多的来源于领域动态/
热点、工作简报等的工作需求。三是研究发现型工

作，这种类型工作更多的来源于探索性研究，若研究

成果较为重大或研究发现新规律或新见解，则可能

演化为问题导向型工作或日常监测型工作。

3 数智时代情报流程理论模型及各环节实现要

素分析

3.1 情报流程理论模型构建

情报流程是情报工作的概况描述。为把握内部

步骤和关联关系，需要将流程步骤进行分解，于是形

成了情报流程的基本环节。情报流程环节是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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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观工作或活动的划分，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国内

外学者对情报流程构建的环节持有不同观点，没有形

成统一标准。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存在四环节说、五环

节说、六环节说，我国化柏林[21]、彭知辉[22]、李品[23]等学

者均对情报流程的环节做了不同的阐述，但从生命

周期的视角看，学者一致认为“情报流程始于需求分

解、终于情报需求满足，既受决策驱动，又以支持决

策为目标”，同时，基于情报生产的视角在情报流程

环节论述中强调了搜集/采集、处理、分析、传递等步

骤，只是在表述中因具体环节的侧重导致环节不同。

情报工作在数智时代有了新的特征，在情报流

程构建中着重对传统情报流程不适配新特征的环节

进行修缮，以使新情报流程实现高效率运行，满足决

策快速响应。具体包括：高水平融合互通，实现内部

有效衔接、外部领域有效贯通，与领域决策链有效融

合，支持情报从科技领域向社会、经济、生活等各领

域的延伸；高质量互通协同，确保数据一致，决策源

头真实有效；高标准感知外部环境，精准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这要求构建的情报流程模型要适应新环境

下情报工作需求、情报工作特征所对应的三类基本

情报工作类型和任务。

考虑到信息流是贯通在决策需求、决策主体、决

策目标、决策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重点关注各环节的

数据和情报内容流转，强调对外部环境的感知、主体的

协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决策的驱动、情

报的安全。因此，情报流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将数

图1 数智时代情报流程理论模型

表1 三种情报工作类型和相关描述

工作类型

问题导向型工作

日常监测型工作

研究发现型工作

具体任务

问题识别情报感知追溯信
息预警预测分析研究

领域动态热点分析异常预
警解决方案

新数据追踪新知识发现新
见解发掘

描述

问题导向型工作，解决的问题来源于对全景态势的觉知，是对战略环境全域、
跨领域、整体、动态的感知集成和综合。情报工作主题具有战略性、决策性、预
测性的特点，涉及领域、区域、国家甚至全球重大问题。要求用系统的观点和
方法识别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对各领
域情报的全域感知、广泛获取、跨界研究和融合应用等，采用全局性、关联性、
系统性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相关性、因果性分析，实现提前预警和预测，这样才
能更深层地把握问题的本质，为后续更细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指明方向

日常监测型工作信源来自新闻、市场报告、政府工作、论文、专利、项目等。对
领域信息进行持续跟踪，保证信源及数据时效性是关键，以掌握特定领域的科
技进展、政策规划、最新事件；通过引用、转载、查看等指标分析热点方向、事
件、知识，结合动态分析，掌握热点发展走势；通过突发词、离群点等分析手段，
进行异常值监测，便于发现新线索，更加快速给出解决方案

研究发现型工作以科学假设为出发点，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和追踪，并探索数
据间的关联，以发现新的知识，并对其进行深入发掘，形成新见解

··49



图书馆学情报学 2024.3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智时代情报流程划分为：需求分析与明确、情报感知

和获取、知识发现和研判、情报转化和传播、情报评

价和反馈5个子流程。

3.2 情报流程各环节及实现要素分析

3.2.1 需求分析和明确 需求分析是情报采集和

分析的前提和关键先决条件。明确需求是指在特定

的决策和行动背景下，有效解决需求刻画不足和解

析不够的问题，确定需要哪些情报信息来支持决策

和行动。该环节主要强调对需求内容和形式的解

析、析出问题并对问题的前瞻性预测判断及顶层行

动规划能力 [24]。需求分析需要尽可能全面、及时搜

集决策对象的历史数据，可以基于科学、技术、社会、

经济、生态、政治等领域的交互数据、交易数据、关联

数据，运用重点对象计算方法、数据挖掘技术，实现

对需求的不断更新和挖掘，对需求问题的线索发现。

3.2.2 情报感知和获取 情报工作更加强调“以

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解决的问题来源于对

全景态势的觉知，是对战略环境全域实现跨领域、整

体、动态的感知、集成和综合。这就要求情报工作过

程中，面向具体目标准确挖掘和细化用户的情报需

求，想方设法平衡情报力量的投入、配比与产出，敏

锐识别潜在的深层问题，及时做出预测和咨询服务，

尤其应注重情报转化能力，切实支撑各类国家安全

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实现有效预见、应对和控制。

在情报感知和获取阶段，要基于长期监控和信

息全面扫描才能预判感知问题、对象和价值。数智

时代开源信息使得情报获取和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情报感知在实现数据向有效情报的转化过程中起到

重要的指导作用。主动式情报感知不同于以往情报

流程中被动的、限于任务的情报采集，情报感知借助

智能的手段进行问题感知、数据感知、情境感知、态

势感知，以更好地对问题进行认知、解读和表达 [25]。

情报感知是保障获取信息完备性的必要前提。数据

获取工作的特点在于持续性、完备性、真实性、及时

性，持续性在于信息更迭飞速，情报资源具有时效

性，情报机构要保证准确把握时局、引导政策走向就

必须未雨绸缪，进行持续性的情报收集工作，以及

时、全面地捕捉各类情报信息，进而加工整理为有价

值的决策资料。信息获取涉及范围要全面，学术研

究、新闻报道、时政热点、市场报告、技术数据等资源

均可能提供影响决策的关键情报，实现机构内容数

据、信息、情报、知识的共享。

在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数据感知、信息采集、信

息处理和存储环节，如表2所示。通过前期基于积累

的信息资源进行问题识别及解读，以问题为导向制

定信息采集策略，包括信息源、采集字段的确定等；

利用人工智能驱动自主传感技术、网络爬虫程序、遥

测技术、音像识别、文字识别等智能技术以及云计

表2 情报感知和获取阶段的任务、技术、方法

环节

数据感知

数据采集

信息处理

信息存储

任务

明确问题，划定信息来源

制定策略，明确数据源和采集字段

统一格式、数据集成、数据关联、去伪存真、数
据融合

数据安全、方便存取、提高共享效率

技术、方法

场景相似度分析；
推荐算法

集中式采集、分布式采集、实时采集、离线采集；
网络爬虫；
Web接口、数字化识别技术、PageRank算法、多模态数据采
集技术、话题检测技术

翻译工具(调用谷歌、百度、有道等接口)；
基于深度学习的媒体提取技术；
统一数据模型；
深度学习(如 LSTM、CNN、HNN)、概率模型(如马尔科夫模
型)、Web技术进行命名实体识别等知识抽取；
相似性分析(利用表示学习模型、概率模型、聚类模型进行实
体划分)进行实体消歧；
基于规则匹配的关系抽取、RNN模型进行关系推理；
卡尔曼滤波、贝叶斯推理等基于概率模型的关联融合算法；
基于张量表示的数据融合等

云存储、分布式存储技术；
区块链属性代理重加密的去中心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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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区块链，进行面向对象任务的异源异构数据的自

动抓取，形成自主/半自主的数据采集模式；对采集

到的无序、异构、杂乱的数据进行自动清洗、甄别、对

比并分析，发掘数据问语义关联，融合形成广泛关联

的数据资源，并基于分布式存储的云计算和保障数

据安全的区块链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一站式并行

检索、调度和共享。情报感知和获取阶段贯穿于整

个情报流程，深入内容理解主动感知，涉及自然语言

处理、语义分析有关的技术方法。信息采集在数智

赋能下也从被动任务采集向更加智能的情报感知转

型，除了传统的定制页面的爬虫技术，还增加了对信

息源的自动识别，进行最优信息搜索行为模式。为

对数据隐藏的关系结构进行更好的揭示和分析，在

该阶段通过对多个数据源的知识进行关联聚合，同

一对象的内容逻辑一致性进行去伪存真，并进行集

成融合，完成问题驱动的数据获取。

3.2.3 知识发现和研判 情报工作正在从重视

“信息域”向关注“认知域”转变，强调在信息资源建

设的基础上，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理解和判断，准确

把握发展态势，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规律或形成新

洞见，真正实现对资源的理解。情报工作是开放的、

动态的，本身涉及科技领域自身的发展和安全问题，

同时也与外部的国内外态势、政策、经济、信息技术

等诸多方面关联，其研究对象关乎生物、信息技术、

新材料及太空、海洋等广阔领域。各种要素之间的

联系千丝万缕，其地位和作用既各不相同，又相互影

响甚至转化，总体呈现多维网状的系统结构。这就

要求情报工作所应用的数据库、信息库、知识库、情

报库、外部情报资源的交互利用，实现覆盖式联动型

捕捉、关联式分析，从数据中发掘大洞察[26]。

当前情报工作使用基于统计、概率的数据挖掘

方法进行数据信息隐藏的关联关系发现，这是与大

数据分析共通的地方，但仅有关联关系并不足以揭

示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及作用机制，识别并揭示复

杂系统中的因果关系是进行高质量情报分析的重要

基础和必备条件 [27]，这是情报分析的优势。因果关

系由分散在系统中的众多小片段组成，分散在巨大、

零碎，甚至矛盾的文献和数据库中，需要依据人工总

结的规律、特征构建模型，进行自动化的提取、知识

推理、发现因果关系。

在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空白识别、信息分析、发

现新洞见/新规律和分析结论环节，如表 3所示。通

过已有数据进行尽可能全面地识别自己已知的未知

信息，通过已知的未知信息挖掘到未知的未知信息，

表3 知识发现和研判阶段的任务、技术、方法

环节

空白识别

信息分析

发现新洞见/
新规律

分析结论

任务

对数据获取阶段的反馈进行数据空白识别

动态监测；
热点分析；
前沿分析；
预测预警分析；
威胁情报分析；
推荐分析(如，优先发展方向推荐、合作对象
推荐)；
评价评估

新知识发现，以开展相关前沿研究工作，解决
各种复杂科学问题

新规律、新洞见的解读

技术、方法

人工干预方法；
推荐系统方法

针对特定技术的定向扫描、非定向扫描(地平线扫描工具)；
社交网络分析；复杂网络分析；
神经网络分析(如GNNs)；
相似度分析；
链路预测；
语义分析(如，SAO、SPO、Word2Vec模型、LDA模型等)；
Apriori算法、PageRank算法等关联规则挖掘分析 SVM、贝叶斯推
断等高阶数据分析技术；
社区发现(基于合作、引用、共现网络，进行聚类)；
Citespace、Sci2、Gaphi、Pajek、Ucihet、VOSviewer等是当前辅助分析
评估工具。IGraph、NetworkX是常用的复杂网络分析库，支持社区
发现和复杂网络分析功能

文献知识发现方法(ABC模型)；
路径发现、知识推理；
相关关系发现、因果关系发现；
异常检测；
图模型及图挖掘算法

基于模型的自动化解读(LDABERT模型，GPT模型)；
辅以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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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情报空白，反馈到数据获取阶段；信息分析的内

容包括动态监测、前沿分析、热点分析、预测预警分

析等，利用实体抽取、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分析

等方法，运用定量化手段进行计算，以专家判断形成

分析结论。从数据说话，包括重要事件、人物的线索

发现，面向产业、领域的新兴、热点、前沿等技术的识

别、分析，知识、事件的结构、演化路径、发展态势，以

及新知识的发现等方面；到预测世界，通过数字映射

形成现实世界数据对应的虚拟空间，计算问题情境

相似度，进行自动分析、匹配，实现对应数据资源的

融合、计算、预测。数智时代，由于多源数据的异构、

异质及多模态给信息分析带来障碍，传统方法应对

离散、低密知识的识别和规律的发现较为困难，需应

用创新的方法技术和专家智慧，让复杂海量的数据

趋于简单化，以提升面向问题解决的针对性、科学

性、系统性，在复杂环境中加强复杂信息环境下的关

联分析、因果分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2.4 情报转化与传播 情报转化是将信息分析

和知识发现得到的新洞见和新规律，与情报人员的

智慧经验、场景信息交流，转化为情报，形成情报产

品，进而引导决策。情报转化是情报机构向外输出

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研究报告、快讯、简报、政策摘

要、系列书刊、论文、观点视频等。很多情报机构都

具有成熟的情报产品体系、研究方法、形成机制等。

支撑这些情报产品的是情报资源、与时创新的方法

工具平台、专家经验智慧。数智时代，一些情报工作

的服务模式顺应了时代需求，其产品和服务打破了

传统的文本框架，越来越多的机构设立网络信息平

台，重视与互联网媒体互动。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及

成果的互助共享，消除了部门、时间、地域的障碍；另

一方面媒体形式的多样化扩展了情报观点的传播渠

道，提升数智影响力。

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输出产品、情报对接、观点

传播环节，如表4所示。情报观点在经过数据采集、

信息分析、专家决策的环节下已经形成，但呈现给服

务对象与决策者的情报产品的形式和灵活性需要根

据工作类型、问题和任务特点决定。比如，现况分析

与预测、咨询建议、分析报告、决策支持报告、资讯等

各种情报产品，都应根据服务主体的需求进行适时、

实时的打造。文字表达、可视化呈现与解读、智能推

送形式等内容组织，这些都需要引起关注。不同形

式的情报产品需要对接到不同的决策与应对层级

上。比如，顶层管理决策人员更需要能够影响全局

的战略情报、情报预测与研判的结果等，而基层的实

践人员则更需要咨询现状、热点。除此之外，情报传

播还肩负将决策情报以适当的方式转化为能够公开、

共享给公众的知识的责任，这就需要实现研究成果网

络化。一些情报机构将研究报告、简报、演示文稿、书

籍、刊物等出版物电子化，在机构官网/机构知识库上

进行组织，形成不同维度和粒度的检索、浏览、免费下

载。比如，建立“Analysis”查询平台，多维度对成果进

行分类组织，方便研究人员和公众精准获取所需成

果。充分运用新媒体，影响公众舆论，通过最新的数

字媒体和多媒体设计增强自身的工作影响力。

3.2.5 情报评价和反馈 情报工作的评价包括情

报的有效性、信息源的可靠性及价值性，这涉及类似

场景、案例的经验做法，同时对信息源的重复使用及

优化情报工作流程十分重要。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

表4 情报转化和传播阶段的任务、技术、方法

环节

输出产品

情报对接

观点传播

任务

情报编写

情报产品推送(定向、潜在用户推送)

互联网多媒体渠道

技术、方法

可视化；
故事化；
演示

相似性分析；
关联规则算法；
推荐算法；
Bisecting k-means和深度神经网络算法

微信、微博等融媒体；
专家访谈/圆桌会议/专题专栏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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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验证、价值评价、调参反馈、环节递进，如表 5
所示。采用常用访谈、观察或李克特量表等方法进

行情报有效性的信息反馈收集。可以使用验证结果

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对信息源可靠性及价值性进行评

价，评价方法可使用定性的访谈、观察法，也可结合

实际设计定量的指标，比如有效信息占比、信源权威

度等。根据情报的有效性、信息源的可靠性及价值

性验证及评价结果，对数据采集程序、数据关联融合

和知识发现算法的参数和权重进行优化。将情报产

品传递给决策者后，可能会激发其提出更多问题和

情报需求，因此情报工作流程依据反馈结果和新的

问题需求可进入下个环节。在该阶段，将验证和评

价结果以参数及权重的形式反馈到程序、模型、算法

中，并从数据中获取情报。

4 结束语

数智时代，数据元素充斥在情报工作的各项任

务中，以数据驱动为科学研究主导范式的思维已经

成为科学界的共识[28]。新环境下，情报工作的范式、

思维、对象、任务都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使用新技术和工具推动情报工作创新成为一种趋

势，为应对新挑战匹配新机遇，需要对指引情报工作

实践的情报流程进行优化。

本文将新情报工作流程划分为5个子流程和15
个环节(包括数据感知、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存

储、空白识别、信息分析、发现新洞见/新规律、分析结

论、输出产品、情报对接、观点传播、有效性评价、价值

评价、调参反馈、环节递进)，并列举出各子流程对应

的任务及可采用的技术方法工具。由于情报工作的

动态、开放性，不断会有新技术方法工具参与到流程

的某个环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是对擅长数据应

用的情报工作的加持。今天的情报工作除了当好“辅

助”和“后勤”之外，更需要直接进入决策系统，将情报

流程与决策流程更紧密地融合起来，有助于更好地进

行科学技术发展前瞻的研判，更好地承担起科学技术

的引领职责，更好地为构建智能决策情报体系服务。

作者贡献声明：谭晓，论文框架及撰写。靳晓

宏，论文修改及校对。

表5 情报评价和反馈阶段的任务、技术、方法

环节

有效性评价

价值评价

调参反馈

环节递进

任务内容

定性或定量的形式进行情报有效性验证

计算情报的客观属性和用户需求的耦合度

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采集、分析的参数优化和权重调节

根据情报问题和需求进入下一个循环或某个环节

技术、方法

专家评估(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统计评估；
相似性分析

基于外部特征的计算方法(指标体系)；
基于用户行为特征的计算方法(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分类过
滤、科技信息文本内容与用户关注进行关联构建分类模型)；
语义分析

人工干涉经验调参；自动化调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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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Process Model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an Xiao Jin Xiaohong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appearanc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nee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al systems will lead to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es. Rebuilding the modern intelligence process, refining data into intelligence, and then transforming
intelligence into the response strategy of target problems to realize the mission of intelligence serving decision-mak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intelligence work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Method/process]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moted the change of intelligence process, and also made intelligence work
take on new features: multi-source data computing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intelligence, instant intelligence response
has met the new needs of decision-making, breaking the information fog has identified the new environment of game,
exploring scenario-driven has promoted new perception of intelligence, etc. On this basis, the intelligence work is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and its new connotation is expounded.[Result/conclusio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hree basic
types and tasks of information work, corresponding to the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work in the new envi⁃
ronment, a modern information process model suitable for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s constructed. The intelligence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information work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s described as five stages, including requirement
analysis and clarification, intelligence perception and acquisiti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 implementation elements of each sub-
process corresponding to each link are also liste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lligence proces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will help the information work assuming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ter, and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system better.

Key words：Intelligence process; Intelligence work characteristics; Intelligence process model; Intelligence work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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